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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位于宁夏南部的六盘

山层林尽染。山脚下的单家集地处

宁夏、甘肃的交界地带，因交通便利，

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旱码头”。1935

至 1936 年，中国工农红军曾三次路过

并驻扎在这里，以单家集南部为中心

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留下了一段民

族团结佳话。

1935 年 8 月 15 日，为策应中央红

军北上，红 25 军在军长程子华、政委

吴 焕 先 的 率 领 下 第 一 次 来 到 单 家

集。令人意外的是，眼前的村落冷冷

清清、空无一人。

单家集是回族聚居村，因规模庞

大的集市而得名。红军到来前的很

长一段时间，国民党军和地方土匪常

年 在 这 里 欺 压 盘 剥 百 姓 ，还 恶 意 污

蔑、妖魔化红军。当地群众听闻红军

队伍要来，跑的跑、藏的藏，家家关门

闭户，形成了“跑红军”“躲红军”的场

景。

为争取群众的理解和信任，红 25

军对全体官兵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

并公布了“三大禁条、四项注意”，强

调要充分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和风

俗习惯。

驻扎期间，红军官兵不仅把驻地

院子和街头巷尾打扫得干干净净，还

主动帮村民挑水、扫院，军医走街串巷

为村民送药治病。为进一步打消群众

顾虑，官兵在村内张贴《告回族人民

书》，召集村民宣讲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的政策主张。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

实打实的行动，红军官兵的一言一行

打破了此前的谣言，很快赢得村民的

信任和赞扬，大家都发自内心地盛赞

红军是“仁义之师”。

几日后，部队即将开拔。程子华

将一块绣有“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

锦匾送至清真寺，同时还送去 6 只大

肥羊、6 个银元宝，满载着红军与回族

群 众 心 心 相 连 、精 诚 团 结 的 深 情 厚

谊。部队离开时，村民自发在街旁摆

上 茶 水 、糕 饼 ，为 红 军 送 行 、争 相 带

路，不少回族青年当场就报名要跟着

红军走。

同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同志率中

央红军进入单家集，受到了当地群众

夹道欢迎。在 1942 年出版的《红军长

征记》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夹道群

众笑嘻嘻地提壶送水，迎面而来”“你

们是帮助穷汉谋利益的，喝点开水不

要钱”。从“跑红军”到“迎红军”的转

变，是民心所向的最好见证。得知这

段过往，毛泽东连声称赞：“红 25 军政

策水平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好。”

进入单家集后，毛泽东专程前往

陕义堂清真寺参观。在一个土炕上，

毛泽东与寺里的阿訇马德海促膝交

谈。毛泽东介绍了党的宗旨和红军

北上抗日的主张，马德海则向毛泽东

介 绍 当 地 的 宗 教 信 仰 与 风 土 人 情 。

两人相谈甚欢，屋内不时传出爽朗的

笑声，留下了被后人传为佳话的“单

家集夜话”。当晚，毛泽东就住在清

真寺旁的一户回族群众家中。次日

东方欲晓，红军官兵照例把借用的物

品如数奉还，把住过的院子打扫得干

干净净，才和群众挥手道别，继续向

东进发。

一年后，单家集再次迎来红军队

伍。1936 年 9 月，聂荣臻、左权率西征

部 队 红 一 军 团 一 部 抵 达 兴 隆 镇 一

带 。 部 队 在 单 家 集 驻 扎 了 40 余 天 。

在此期间，红军官兵不仅宣传党的抗

日主张和民族政策，还广泛发动群众

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协助当地

成立了苏维埃回族自治政府。这是

西吉县诞生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也让

单家集人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人民

当家作主的分量。

红军三过单家集，以秋毫无犯的

严明纪律尊重当地民族习俗，以落到

实处的行动践行民族团结的初心，把

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深植在六盘山

下的黄土地上，让长征播下的革命火

种在这里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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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

率中央红军主力等进行战略转移，开始

长征。随后，各路红军相继踏上战略转

移的征程。经过艰苦转战，红军三大主

力于 1936 年 10 月会师，标志着有伟大历

史意义的长征胜利结束。

漫漫长征路上，红军官兵以钢铁意

志闯过无数生死难关，身上的粗布军装、

自制草鞋、羊毛线衣，既是保障战斗生活

和抵御严寒的随身装备，更是这段艰苦

卓绝征程的鲜活见证，镌刻着军民同心

的深厚情谊，映照着不怕牺牲、艰苦奋斗

的初心本色。

红一方面军—
攻坚克难，军民同心

保障远征

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

率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及后方机

关共 8.6 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

主力开拔前，中央苏区群众全力支

前，广泛筹集粮食、被服、斗笠等军需物

资，为远征的红军筑牢后勤基础。福建

长汀红军斗笠厂生产出20 余万顶红军

斗笠，保障中央红军出发时基本实现每

人一顶斗笠；长汀被服厂每日加班两小

时赶制出大批被服，保障了红九军团在

开拔前补充薄棉衣、夹被、救护绷带等军

需品。同期，福建宁化也在 7 月至 10 月

的支前突击中，筹集军粮 14 余万担、草

鞋 1 万余双、军衣 1000 余套等大批物资，

源源不断送往红军各部。

出发前夕，中革军委为每位指战员

发放一套新军装。长征出发时正值南方

秋季，这套军装完全适配行军需求。12

月初，部队进入湘粤交界五岭地区、翻越

老山界时，高寒多变的“十里不同天”气

候，让单薄军衣难以抵御刺骨寒意。

面对无后方作战的补给困境，长征

开始后，多数苏区被服厂进行了缩编，部

分骨干力量随主力转移，各军供给部保

留 3 至 5 名缝纫工，配备 2 台缝纫机，随

时为部队修补、制作急需的被装。指战

员每人随身携带两三双草鞋，行军间隙

人人动手打草鞋，保障长途行军的基本

需求。

1935 年 1 月红军占领遵义时，经过

近 3 个月连续转战，原有军装大多磨损

严重。杨得志同志在回忆中写道：“我们

这支队伍，经过长途跋涉，连续作战，由

于脱离了根据地，得不到补给，不少人身

着夹衣，打赤脚穿着草鞋。一个班十几

名战士，所穿衣服竟有七八种颜色和式

样。有的同志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捆

缠 在 身 上 ……”部 队 在 遵 义 休 整 10 余

天，一方面采购布匹请当地群众帮忙剪

裁缝制新军衣，一方面动员战士自己动

手制作，同时组织城内被服厂日夜开工，

为每位指战员补充了一两套新军衣，勉

强支撑后续四渡赤水的御寒需求。此后

近 9 个月的行军中，部队再未得到成批

更换军装的机会。

部队进入西康境内后，气温骤降。

从南方带来的单衣无法御寒，当地又难

买到布匹和棉花。指战员们便就地取

材，利用当地出产的羊毛捻线，编织毛

衣、毛裤、毛袜等御寒衣物，有效缓解了

物资匮乏的困境。翻越雪山前来不及

筹备棉衣，有的战士就把两件单衣缝在

一起，中间填充破棉絮和干草做成简易

御寒衣；有的找来牛羊皮，中间剪开领

口、两侧缝合做成皮背心。但绝大多数

指战员仍身着单衣单裤，脚穿草编、麻

绳编或布条编的草鞋，根本不具备御寒

能力。老红军谭发贵回忆道：“我们身上

都是单衣，有的还是短裤，脚上穿着草

鞋，而且早已破烂不堪。毛主席和我们

一样，穿着那身褪了色的灰布军装，脚上

穿着布鞋，手里拄着一根棍子，身上背一

块雨布。”

红军在过草地时，气候变幻无常，条

件极端恶劣。杨成武同志在回忆录中写

道：“在草地里，不仅道路难走，而且衣食

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衣服方面：我们

由江西出发时发了两套衣服，到贵州遵

义 补 发 了 一 套 ，到 此 时 已 快 到 十 个 月

了。所以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气候

奇寒，大家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

皮、驼皮、狗皮……”

1935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

时，绝大多数指战员早已衣衫褴褛。当

年陕北冬天提前降临，大雪纷飞、寒气逼

人。聂荣臻同志回忆：“这是一个严寒的

冬天，而一军团当时尚缺两千多套棉衣

补给不上，部队在陕北透骨钻心的寒风

中致病送医院的先后达千余人次。部队

靠士气旺盛御寒，寄希望于打一个胜仗

解决棉衣等军需、给养问题。”关键时刻，

直罗镇大捷为红军及时补给军需，犹如

雪中送炭。此战，红军歼敌 1 个师另 1 个

团，缴获大量棉衣等军需物资，不仅打破

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为党

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

奠基礼，也让红军指战员在战役结束后

全部穿上了过冬棉衣。

红四方面军—
就地取材，官兵动手

自制军衣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自 1935 年 3 月

西渡嘉陵江开启，直至 1936 年 10 月会

宁大会师胜利结束。在此期间，部队有

近 1 年时间在川康边藏区艰苦转战，当

地物资基础薄弱，布匹极度稀缺。面对

无 后 方 作 战 的 困 境 ，指 战 员 们 就 地 取

材，利用当地出产的羊毛、牦牛皮自制

毛衣、皮衣；同时兴办小型随军军工厂，

组 织 有 手 艺 的 能 工 巧 匠 修 枪 械 、打 战

刀、编斗笠、缝制被服，在物资极端匮乏

的条件下，基本缓解了部队的被装供应

难题。

在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提前进行

必要的物资筹备：一方面发动全体指战

员动手编织毛衣、毛裤，明确要求每人随

身携带 1张羊皮、5根干树枝，同时以连排

为单位统一筹备辣椒、生姜、白酒等御寒

物资；另一方面在出发前逐人检查行装，

要求每人配齐三样基本物资：一是装有 3

天口粮的粮袋；二是棉衣或毛衣，没有厚

衣物的至少备一身单衣；三是每人携带 3

至 5双草鞋。此外，还要做好武器弹药方

面的相应准备。第三次过草地时已近隆

冬，高原气候酷寒刺骨，当地不产棉花。

指战员们便上山割取棕树纤维编织成蓑

衣御寒，或是直接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

当作贴身背心穿在身上。

长征的艰苦磨砺，让红四方面军指

战员普遍熟练掌握了打草鞋的技能，还

逐步学会了剪制皮衣、撕揉羊皮、捻毛

线，以及编织毛衣、毛背心、毛袜子的手

艺。1935 年 6 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

功胜利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提前

筹备了大批慰问物资，其中就包含大量

自制的被装品类。

为迎接红二、红六军团到来，红四方

面军一方面在藏族群众的支援下筹集采

购了大批牛羊，储备充足的粮食物资。

另一方面，发起全员织毛衣活动，结合再

过草地、顺利北上抗日的御寒需求，给每

位指战员分配了织两件毛衣的任务：一

件留作自用，保障自身长途行军的被装

需求，另一件作为会师礼物送给红二、红

六军团的战友，让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

也能拿到御寒衣物。

红二方面军—
因地制宜，多方筹措

解决服装

红二、红六军团（1936 年 7 月改编为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从 1935 年 11 月至

1936 年 10 月。长征途中，部队始终要求

各单位因地制宜解决衣物补给，适应西

南地区复杂多变的山地、高原气候条件。

为保障行军中的被装需求，红二、红

六军团专门编有一支五六十人的随军缝

工连，配备两台缝纫机，在转战间隙赶制

军帽和部分军服。由于沿途难以采购到

红军传统的灰布，部队大多就地取用西

南当地出产的黑布制作军服。到三大主

力会师时，不少战友正是通过辨识度极

高的黑色军装，一眼就能辨认出红二方

面军的指战员。

即便有缝工连的全力生产，受艰苦

转战的条件限制，全军依然很难做到人

人按时领到统一军装，不少新入伍的战

士很长时间都没有制式军服。老红军夏

精才回忆，1935 年初他在贵州黔西参加

红军时，身上还穿着破裤子，入伍后很久

都没领到新军装，后来打土豪时连队分

给他一条绸缎裤子，这条裤子他一直穿

到了陕北。

也正是因为物资补给条件有限，长

征途中红二、红六军团的指战员装束各

有鲜明特点：红六军团的指战员大多是

从江西苏区一路转战而来，习惯背着包

袱、雨伞，腰上别着饭袋，脚穿布鞋；红二

军团的军装样式更不统一，军帽大小不

一，指战员们都在身上捆着标志性的红

带 子 ，背 着 斗 笠 ，脚 穿 草 鞋 。 1936 年 7

月，部队抵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

红四方面军考虑到这支部队长期转战缺

乏御寒物资，特意发动全军动手赶织毛

衣，并将其中几十件毛衣、上百件羊皮背

心赠送给红二、红六军团。这批珍贵的

御寒物资优先发放给了体弱的战士、小

战士和女同志，帮大家顺利适应了高原

的严寒环境。

时任红二军团供给部会计科科长

的范子瑜回忆，红军的物资补给基本以

缴获为核心，缴获到什么就吃什么、穿

什么、用什么，每打下一座城镇，后勤机

关的首要任务就是采购布匹赶制军帽，

蓝布、灰布都能作为制作原料。当时，

红军的着装样式十分繁杂，除花衣服不

允许穿着外，其余各类衣物都能拿来使

用 ，收 集 到 的 花 布 则 留 下 来 用 于 打 草

鞋。红军日常穿的草鞋都是用布打的，

行军时脚上穿一双，每人背上还要背两

双。草鞋是长征行军的核心必需品，没

有它就无法完成长途跋涉，因此几乎所

有红军战士都掌握打草鞋的手艺，实在

不会打的也会请战友帮忙打好两双背

在身上。直到长征结束，部队进驻陕西

省富平县庄里镇之后，全军才实现每人

发放两套衣服，一套由红军总部统一配

发，另一套由部队自行赶制，两套均为

灰色制式军装，至此部队的着装才真正

实现整齐划一。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

难。”漫漫长征路上，一件军衣、一双草

鞋，从来都不只是普通的行军装备：它们

印着苏区群众连夜赶缝的针脚，藏着战

友间推让御寒衣物的温度，也见证了沿

途各族群众冒着风险筹送布匹的鱼水深

情。红军靠着就地取材、军民同心、友军

互助的力量，扛过了雪山草地的严寒，以

顽强意志克服服装补给的极端困难，这

些带着烟火气的服装物件，正是伟大长

征鲜活的见证，也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沉淀下珍贵的精神密码。

漫漫长征路 衣装见初心
——回望红军长征中的服装保障

■徐 平

在湖南省洞口县桐山乡雪峰山深

处 的 马 颈 村 文 化 广 场 ，一 座 青 铜 雕 像

迎 风 伫 立 。 两 名 瑶 家 汉 子 头 缠 包 头

布 、身 着 短 打 ，一 人 肩 挎 鸟 铳 ，一 人 双

手紧握铳托，仿佛仍在守望这片他们用

热血守护过的山林。这是洞口县为纪

念当地英勇抗日的“嗅枪队”专门设立

的纪念雕塑。80 多年前，正是在这片重

峦叠嶂的峡谷密林之中，一支以瑶族猎

户为主体的民间抗日武装，靠着原始的

武 器 打 出 了 令 日 寇 闻 风 丧 胆 的 战 绩 ，

用热血书写下少数民族群众共赴国难

的英雄史诗。

从守界护乡到举旗抗日

这 支 队 伍 的 缘 起 ，可 追 溯 至 1936

年。当地瑶族首领蓝春达为抵御山匪劫

掠、护佑乡邻，召集 12 名精壮猎户组建

“守界队”，巡守桐山至溆浦龙潭 20 余里

的山间要道，保一方平安。

1945 年春，侵华日军发动湘西会战

（即雪峰山会战），妄图突破雪峰山防线、

直取芷江空军基地。日军铁蹄踏向雪峰

山腹地，所到之处烧杀掳掠，位于洞口桐

山乡的瑶族村寨也难逃战火荼毒。

当外侮临门，这支护乡的民间队伍

毅然将枪口对准了入侵的日寇，更名为

“桐山瑶民抗日自卫队”。队伍最初固定

队员共 36 人，由蓝春达担任队长，下辖 3

个作战班。除了 36 名核心队员之外，周

边不少持有鸟铳的瑶汉群众也主动加入

作战，队伍规模最多时达到 80 余人。全

队最初除少量步枪外，主要装备世代相

传的瑶族鸟铳。

而“嗅枪队”这个名号，来自于日军

的恐惧。鸟铳射击时，需将铳托紧紧贴

住面颊瞄准，火药击发的瞬间，浓烟顺着

铳管扑面而至，远远望去，战士们像是把

枪凑在鼻前“嗅”一般。更让日军胆寒的

是鸟铳射出的铁砂，这些细小的铁砂散

弹打入人体后，会嵌进皮肉与骨缝，很难

通过手术取出，给受伤的日军带来彻骨

的剧痛。屡屡吃亏的日军，将这支神出

鬼没的山林武装称作“嗅枪队”。这个带

着敌军畏惧的名号，从此在雪峰山间传

扬开来。

1945 年 5 月 7 日，一支近百人的日

军部队向桐山乡渔子溪方向进犯。队长

蓝春达得知动向之后，派出队里最年轻

的队员——14 岁的刘冬生下山侦察具

体敌情。少年身形瘦小，熟悉山路，最不

易引起敌军警觉，可他刚走出山林就撞

上日军巡逻哨，被当场俘获。日军几番

盘问，刘冬生哭着说自己是上山寻父的

山娃，走错了路。途中，刘冬生趁看守打

盹，挣断捆住手腕的绳索，借着山林的掩

护，从敌军中脱身。

刘冬生带回了日军行军路线、兵力

规模和行进节奏等情报。蓝春达当即

决定，凭借自卫队对地形的熟悉，独立

打一场伏击战。他将全队队员分成三

部分，分散埋伏在两侧的茅草丛与密林

之中，待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再统一开

火 。 太 阳 升 到 竹 竿 高 时 ，日 军 如 期 而

至。随着蓝春达一声令下，鸟铳从多个

方向同时击发，铁砂像暴雨一样扫向敌

群，日军猝不及防，当场倒下一片。这

场 伏 击 战 共 打 死 日 军 13 人 ，打 伤 近 百

人，缴获三八式步枪 8 支。遭到突袭的

日军不知对手虚实，不敢继续进犯，仓

促后撤。

以山林为战场痛击日寇

雪峰山会战中，“嗅枪队”凭借熟悉

山林的优势，在白石界、大水坑一带持续

开展游击袭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

与日军正面对攻”的麻雀战术，成为他们

屡试不爽的战法。

一次，一班班长丁章怀带领一名队

员藏在白石界的刺蓬内，发现山下有 6

名日军在树下休息，其中一名军官腰挎

指挥刀、手持短枪，正叉着腰歇息。丁章

怀一枪击中其左手。顷刻之间，日军机

枪、步枪齐射，盲目对着山林胡乱射击，

而丁章怀二人早已借着密林掩护撤离了

射击位置。靠着这种“敌进我退、敌驻我

扰、打完就走”的战术，“嗅枪队”以极小

的代价不断消耗日军兵力，让进犯的日

寇始终不得安宁。

战斗中，队长蓝春达始终冲在最前

沿。这位经验丰富的老猎户枪法精准，

专挑日军军官与机枪手射击。他带领队

员昼伏夜出，每当夜色降临，就摸向日军

宿营地偷袭，搅得日军整夜不得安宁，体

力与士气被一点点消耗殆尽。

1945 年 5 月 9 日，在马颈骨山谷，蓝

春达决心配合抗日军队打一场山地伏

击游击战。他深知，仅凭鸟铳猎刀，绝

不能和装备精良的日军正面硬拼，于是

将队员化整为零，分散埋伏在峡谷两侧

的密林崖壁之上，当日军大部队蜿蜒进

入峡谷，两侧山林中骤然响起鸟铳的轰

鸣。铁砂如雨般洒向敌群，日军成片中

弹，却找不到射击的具体位置。队员们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借着树木岩石的掩

护辗转腾挪，不断变换射击点位，把日

军的阵型冲得七零八落。除了鸟铳袭

扰外，队员们还在山道上布设绊马索、

在崖顶备好落木、滚石，日军一靠近就

触发陷阱，摔得伤筋断骨，寸步难行，日

军第 109 联队被死死困在马颈骨峡谷之

中。最终，日军联队长泷寺保三郎被击

毙，这支精锐联队被全歼，建制彻底崩

溃瓦解。

马颈骨一役，“嗅枪队”全程参与大

小数十次山林游击作战，独立击毙日军

数十人，更起到了向导、侦察、袭扰等关

键作用。捷报频传，蓝春达却带着全体

队员谢绝所有嘉奖。他们说，拿起鸟铳

打鬼子，守的是自己的家，保的是自己的

国，不是为了功名。战事一结束，这些猎

户们就解甲归田，回到了各自的村寨，继

续耕田狩猎、守着瑶山的日出日落，仿佛

那场血战从未发生。

从守界护村到保家卫国，从民间猎

户到抗日战士，“嗅枪队”的队员们没有

制式军装，没有精良武器，甚至没有正规

的军队番号。他们凭着对故土的热爱、

对民族的忠诚，用最原始的武器，在熟悉

的 山 林 间 ，打 出 了 中 国 人 民 不 屈 的 骨

气。如今，雪峰山的硝烟早已散尽，山间

的鸟铳声也早已沉寂，但那杆黝黑的鸟

铳、那个“嗅枪”传奇的名号、那些浴血奋

战 的 身 影 ，早 已 刻 进 这 片 土 地 的 血 脉

里。它告诉世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每

一寸土地上的人民，都会挺身而出，用血

肉之躯筑起不倒的长城。

山 林 间 的“ 嗅 枪 ”传 奇
■李颖硕 张 苗

纪念民间抗日武装纪念民间抗日武装““嗅枪队嗅枪队””的雕塑的雕塑。。

图①：红军棕皮背心。

图②：红军斗笠。

图③：红军草鞋。

图④：红六军团长征时的军帽。

图⑤：红军御寒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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